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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歌皇后”下月北展开个唱，回忆自身形象、定位等纠结往事，谈时代变迁

李玲玉 以前偷偷摸摸，现在想唱就唱

■ 参加《百变大咖秀》

这么多年来，李玲玉展示给大众的形象可以归结在一个
“甜”字里，但现在的她已不再是那个“甜妹子”，谈吐间带着知性
和干练，以及白羊座特有的直爽。其实当年的“甜”并非李玲玉
有意为之，她也因为这一形象，遭遇了几多纠结与痛苦。

11月24日，李玲玉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她的第一场个人演
唱会，从“回忆中的粉红色”的名字到海报形象，还是离不了那个

“甜”字。她说，时过境迁后再唱甜歌，是另外一种心绪。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开始他们说可以尽情地模仿，把我塑造成一模一样的。我觉
得好玩，我喜欢好莱坞明星，比如英格丽·褒曼，去了后发现不对
了，得唱歌，还得模仿动作，然后就开始忐忑，观众该怎么想我啊？

我还是不太能特别放得开。我可以模仿费玉清，但一想到
全国观众都在看我，我觉得自己不能那样，就做了一些“保险”的
模仿，比如徐小凤和莎拉·布莱曼。

现在想想，娱乐娱乐大众也挺好，也不能那么清高，很多人见
我都说，以前觉得我很神秘，现在挺亲切的。不过我还是不敢再
看，模仿莎拉·布莱曼（右图）化得完全不像我了，眼皮粘了三层！

新京报：你“甜歌皇后”
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李玲玉：当时没签公司，
给一组歌我就去录，只是觉得
跟“甜”有关的就能卖钱，然后
就录了很多。可能就是天时
地利人和，需要这么一种形象
去抚慰人心。很多熟悉我的
人知道，我的脾气性格根本
不“甜”。这么多年我一直想
改变风格，但没被市场接受。

新京报：有过纠结期？
李玲玉：有啊。我不喜

欢自己的形象，听我歌的人喜
欢，但我们领导（指东方歌舞
团）又不喜欢，我就不知道怎
么办了。我不想让领导觉得
我总拖后腿，1990年就开始写
辞职报告，团里不批我就不
演，拖到 1992 年才批了。当

时房子、一级演员待遇、医保
什么的都没了。辞职批了那
天简直是海阔天空，特别舒
服，到现在也没后悔过。

新京报：辞职后干吗去了？
李玲玉：我在大地唱片

发了那张反响一般的《女人
心绪》，1993 年后去了日本。
当时心情很灰，单位没了，专
辑也不行，想离开这个俗气
的地方重新开始。去日本做
主持、学日语，呆了两年多回
来一看，又是东北风又是西
北风，和我的路子完全不一
样啊，后来又去了加拿大。

那时睡不着觉、不愿接
触人，后来问了医生，其实就
是抑郁症。现在回想，问题就
出在对自己形象的认知上。

新京报：现在开演唱会，

呼声最高的肯定还是那些甜歌。
李玲玉：现在没障碍了，

唱起来会浮现出以前的画面，
以前是偷偷摸摸地唱，后来不
想唱，现在想怎么唱就怎么
唱。在舞台上唱起《粉红色的
回忆》《你潇洒我漂亮》时，看
到台下的歌迷，觉得很会心。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我的歌里
有回忆，当时也是害害羞羞
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这
些歌似乎也没那么俗气了。

新京报：好多女星都不
太喜欢听别人说“我是听你
的歌长大的”这种话。

李玲玉：我当然不会。我
一直没打什么针、吃什么让人
看上去显得年轻的药，也就是
每天健身。别人说我保养得
好、显得年轻，我也挺高兴（笑）。

其实我能模仿费玉清

李玲玉说自己遵从自然，“一直没打什么针、吃什么让人看上去显得年轻的药”。


